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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思想与贡献

徐跃权　 徐兆英　 刘春丽

摘　 要　 马丁·施雷廷格在世界图书馆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 １８０８—１８２９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教程》和 １８３４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览》中。 他首创“图书馆学”一词并定义了其概念；构建

起以图书馆、图书馆学、图书馆设施的目的、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图书馆应该满足的文献需求的种类、保障满意

程度的一般措施六个基本概念为核心的理论纲领，统领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他摒弃了当时图书馆图书排架及分

类目录必须反映自然秩序的主流做法，提出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迅速地满足人们所有的文献需求，并为此创制了世

界上最早的主题目录；他还正式倡导建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和专门学校。 施雷廷格是现代图书馆学的开创者，其

人文主义特征的学术思想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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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书馆学史上，德国人马丁·施雷廷格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１７７２—１８５１）是一个有待深

入研究的重要人物。 他出版了《图书馆学教程》
和《图书馆学概览》 两部著作，首创了“图书馆

学”一词，并定义了“图书馆学”的概念；创制了

世界上最早的主题目录；最早提倡图书馆专业

教育。 施雷廷格被认为是现代图书馆学的开创

者，其人文主义特征的学术思想对图书馆学的

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深入探讨他的图书馆学

思想与贡献有助于厘清图书馆学史的发展脉

络，推动我国西方图书馆学史的研究。

１　 文献概述

目前可以查到的关于施雷廷格的文献包括

他自己的图书馆学德文原著和各国学者的相关

研究资料两类，下文分别加以梳理总结。

１．１　 德文原著

施雷廷格有两部图书馆学著作传世。 第一

部名为《图书馆学教程，或，图书馆员全部业务

指南：试以科学的形式撰写》 （ 以下简称 《 教

程》） ［１］ 。 该书的第一、二分册于 １８０８ 年由作者

自费合订出版，第三分册于 １８１０ 年出版，第四分

册于 １８２９ 年出版。 １８２９ 年底，全书以两卷本形

式在慕尼黑出版。 第二部为《教程》的修订精编

本，于 １８３４ 年在维也纳出版。 该书采用了全新

书名：《图书馆学概览，专供非图书馆员组织馆

藏之用，也可供图书馆学讲座之参考》 （以下简

称《概览》） ［２］ 。 １８０８ 年的《教程》 和 １８３４ 年的

《概览》都在书名中明确使用了“图书馆学（ Ｂｉｂ⁃
ｌｉｏｔｈ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这一德文新词汇，并明确

表达出为图书馆学教育或图书馆员教育而写作

的意图。 这两部著作一直未见英译本和中

译本。

１．２　 研究资料

研究资料指后世学者研究施雷廷格的相关

文献。 目前可查到的资料主要有 １９７０ 年以来的

德文、英文、日文、波兰文、中文等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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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德文文献。 代表德国国家水平的《布洛

赫豪斯百科全书》的多个版本中载有施雷廷格

生平与著作的条目，但都极为简略，仅有百词左

右。 ２００７ 年，德国巴伐利亚问题专家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Ｋｅｌｌｎｅｒ 在《新德意志传记》中为施雷廷格撰写了

不足两页但弥足珍贵的传略，称施雷廷格为“现

代图书馆学的创始人；‘图书馆学’一词是他在

１８０８ 年首次使用的” ［３］ 。 该传略的主要内容可

在“德意志传记”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网站上①

查到。
（２）英文文献。 英美学者曾经长期忽视对

施雷廷格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情报

学百科全书》第一至第三版都没有施雷廷格的

专条，第三版中仅有两个条目提及：一条是 Ｊｏｈｎ
Ｖ．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Ｊｒ．撰写的“美国的图书馆学：早期

历史”（“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Ｅａｒ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另一条是 Ｊｏｈｎ Ｍａｒｋ Ｔｕｃｋｅｒ 和 Ｅｄｗａｒｄ
Ａ． Ｇｏｅｄｅｋｅｎ 撰写的“图书馆史”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在《美国的图书馆学：起

源与早期发展》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一文

中同样只是简单提及施雷廷格［４］ 。 美国图书馆

协会的《世界图书馆和情报服务百科全书》一至

三版也无施雷廷格的专条。 有参考价值的英文

文献主要有：１９５４ 年美国学者 Ｇｒａｓｂｅｒｇｅｒ 的《论

图书馆专业的心理学》 ［５］ ，１９７１ 年 Ｊａｃｋｓｏｎ 教授

的《十九世纪图书馆学先驱者的思想：艾伯特、
施雷廷格和莫尔贝希》 ［６］ 及其 １９７４ 年的专著

《西方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简史》的部分章节［７］ ，
１９９９ 年 Ｇａｒｒｅｔｔ 教授的《重新定义德国图书馆的

秩序》 ［８］ 以及 ２００１ 年的 《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

馆》 ［９］ ，２００５ 年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教授的《信息学院：修
士、图书馆学，以及信息时代》 ［１０］ ，１９９４ 年芬兰

Ｖａｋｋａｒｉ 博士的《图书馆学在德国〈学术史〉内外

的根源》 ［１１］ ，２０１４ 年丹麦 Ｈｊøｒｌａｎｄ 教授的《信息

科学及其核心概念》 ［１２］ 等。 这些文献提供了许

多事实与观点，有的很深刻，但总体上还不成

系统。
（３）日文文献。 日本学者关于施雷廷格图

书馆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有：１９７０ 年石塚正成的

《图书馆通论》，１９７７ 年椎名六郎、岩猿敏生的

《图书馆概论》及 １９７３ 年椎名六郎的《新图书馆

学概论》，对施雷廷格图书馆学的定义和基本史

实予以阐述。
日本研究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思想的先驱是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小仓親雄（１９１３—１９９１）。 他

１９７５ 年在《京都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上发表《马

丁·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构想》 （マルチン·シ

ュレチンガ－における図書館学の構想）一文。
２０１２ 年，河井弘志教授出版专著《马丁·施雷廷

格：启蒙思想与图书馆学》，从社会文化思潮的

新视角讨论了图书馆学的始祖施雷廷格的思想

观念，阐明了德国的启蒙主义思想与图书馆学

产生之间的密切关系［１３］ ，将施雷廷格的研究推

向新高度。

（４）波兰文文献。 ２００４ 年，Ｚ　·ｍｉｇｒｏｄｚｋｉ在波

兰出版《马丁·施雷廷格的生活和工作（１７７２—
１８５１）》，这是首部研究施雷廷格的专著。 该书

用波兰文写成，附有肖像、英文提要与目次，叙
述了施雷廷格作为修士与馆员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探讨了其关于图书馆学、图书馆专业、图书

馆馆藏的排列次序与维护的理论与方法，以及

关于图书馆的分类目录、字顺目录、目录著录、
专门目录、主题目录、编目规则等的方法论，阐
述了 施 雷 廷 格 对 于 世 界 图 书 馆 学 发 展 的

影响［１４］ 。
（５）中文文献。 １９２５ 年，杜定友在论述图书

馆学开端时说：“考其历史，最先提出设立图书

馆学校的，是 Ｍ．Ｗ． Ｓｃｈ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他在 １８２９ 年，写
了一篇论文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ｔ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讨论图书馆学教科书问题。” ［１５］

这是目前查到的最早提及施雷廷格及其著作的

中文文献。 １９２５ 年，戴志骞在纽约出版了以其

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英文专著《论图书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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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中提及施雷廷格的《教程》并有具体引

征［１６］ 。 １９３５ 年，程伯群在《比较图书馆学》中写

道：“研究图书馆学而著图书馆管理之书，最早

者为希廷格（ Ｍ． Ｗ． Ｓｃｈ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在其《图书馆

学教本》（Ｅｓｓａｙ ａｔ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ｅｘｔ 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叙述已详。” ［１７］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

期，我国的图书馆学文献中见不到关于施雷廷

格的讨论。
自 １９８０ 年代起，国内提及施雷廷格的文献

才开始重新出现，但通常只是三言两语。 １９８２
年，陈传夫的研究较早提及施雷廷格并且引用

其图书馆学的定义［１８］ 。 １９８３ 年，刘迅和况能富

在文章中也提及此定义［１９－２０］ 。 同年，张桂凤、刘
献武合译日本学者椎名六郎、岩猿敏生的著作，
对施雷廷格做了更具体的描述［２１］ 。 １９８８ 年，杨
威理在专著 《 西方图书馆史》 中提及施雷廷

格［２２］ 。 １９９３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施

雷廷格，Ｍ”条目是目前可见的、最为详细的关于

施雷廷格的中文传略［２３］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图书

馆学学科史》对施雷廷格的阐述在具体内容和

英文参考文献上都有所充实，但仍不足千字［２４］ 。

２　 施雷廷格图书馆学的构建要点解析

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其

《教程》和《概览》中，这两本书目前都没有中文

版，国内学界也缺乏对于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概

念的系统研究，本文基于目前查到的德文、英

文、日本等文献，详细分析其图书馆学的定义及

其英文、日文和中文翻译，阐述其图书馆学的构

建要点、方法论依据及其学科史意义。

２．１　 创立图书馆学的名称

１８０８ 年，施雷廷格所著《教程》第一、二分册

的合订本正式面世，该书的书名及正文都明确

使用了“图书馆学” （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一

词。 施雷廷格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图书馆学”这

一新学科名称，并撰写以“图书馆学”为书名的

理论著作，这两点一直为图书馆学界所公认。

Ｖａｋｋａｒｉ 博士指出，“图书馆职业作为独立的

专业与学科的发展是与十八世纪的科学变化相

关联的，那时博学的历史学者被要求给逐渐成

长起来的其他各科专家让路。 那时的图书馆职

业不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博学的历史学者的

职责范围之内。 目标就是支撑这些历史学者去

面向广阔的学术领域，并且帮助他们照管好图

书馆。” ［１１］ 后来“这种基于书籍知识的图书馆意

识形态开始转向强调图书馆的专业技术。” ［１１］

Ｖａｋｋａｒｉ 还发现，“施雷廷格之前的学者在论述如

何管理图书馆时，都没有称自己的著述为图书

馆学，而是关于‘图书馆专业’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或

‘图书馆业务’ （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ｒｉａ，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ｓ）。
图书馆学是用来指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著作所

展现的图书馆专业范式。” ［１１］ 施雷廷格在《教

程》第一卷的前言中明确表达了他“正在开辟一

条全新的道路”，即有意识地排除关于书籍的知

识体系，全书集中论述图书馆的构建与管理。
他认为，馆员的基本业务就是把收集来的书籍

建成可用的图书馆，“这就需要建立在专门课程

学习基础之上的实践知识，我把这一课程命名

为‘图书馆学’” ［５］ 。 这表明，施雷廷格创建图书

馆学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

２．２　 定义图书馆学的概念

施雷廷格曾经先后两次定义图书馆学。 １８０８
年《教程》的定义为：“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ｉｓ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ｒ ａｕｆ ｆｅｓｔｅ Ｇｒｕｎｄｓäｔｚ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 ｇｅｂａｕｔｅ
ｕｎｄ ａｕｆ ｅｉｎｅｎ ｏｂｅｒｓｔｅｎ 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 ｚｕｒüｃｋｇｅｆüｈｒｔｅ Ｉｎ⁃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ａｌｌｅｒ ｚｕｒ ｚｗｅｃｋｍäßｉｇｅｎ 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 ｅｉｎｅｒ Ｂｉｂ⁃
ｌｉｏｔｈｅｋ ｅｒｆｏｒｄ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Ｌｅｈｒｓäｔｚｅ”［１］１６。 而 １８３４ 年《概
览》的定义为：“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ｉｓｔ ａｌｓｏ：ｄｅｒ
ａｕｆ ｅｉｎｅｍ ｏｂｅｒｓｔｅｎ 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 ｚｕｒüｃｋｇｅｆüｈｒｔｅ ｕｎｄ ａｕｓ
ｄｉｅｓｅｍ ａｂｇｅｌｅｉｔｅｔｅ Ｉｎｂｅｇｒｉｆｆ ａｌｌｅｒ ｚｕｒ ｚｗｅｃｋｍäßｉｇｅｎ
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 ｅｉｎｅｒ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ｅｒｆｏｒｄ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Ｌｅｈｒｓäｔｚｅ”［２］１。 这两次定义的文字略有差异，主要

是个别词语的位置有所改变，但实词基本相同。
２．２．１　 中文翻译

目前，国内可查到有 ５０ 余篇论文引证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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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廷格关于图书馆学的定义。 最早者为 １９８２ 年

陈传夫的文章：“西廷格最初给图书馆学的定义

是‘符合图书馆设备的目的所需要的一切命题

的总体’。” ［１８］ １９８３ 年，刘迅则引述为：“图书馆

学就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

一切命题的总和’。” ［１９］ 二者都没有给出原文和

出处，因而无从知晓其文字是否来自对德文的

直译。 １９８３ 年，张桂凤、刘献武翻译椎名六郎和

岩猿敏生的著作，通过日文翻译为：“图书馆学，
是合乎图书馆目的整备所必需的所有命题的总

体。” ［２１］ “总体” “整备”二词在日文中都有直接

对应的汉字，含义也有相同之处。 但“总体”一

词在现代汉语中虽是名词，但一般并不单独使

用，通常与其他词语联合使用，如“总体规划”
等，这与日文明显不同。 由此推测，那些含有

“总体”“整备”词汇的中文定义很可能直译自日

文。 １９８４ 年，庄义逊提到：“自从 １８０７ 年德国的

施雷廷格尔首次使用 ‘ 图书馆学’ 一词以来，
……他给图书馆学的定义是‘符合图书馆整理

的目的所需的一切命题的总体’。” ［２５］ 同年，况
能富提及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在两本著作中的

两次定义：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

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体”和“图书馆学，
是在正确原则之下，系统地确立符合图书馆目

的的整理所必需的原理”，并认为二者是一致

的［２０］ 。 我国学界关于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思想的

最为熟知和最常引用的内容就是他的图书馆学

定义。 关于“图书馆学”定义的翻译，曾出现过

几种不同的表述形式，后来逐渐趋向于采用刘

迅的更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述。
２．２．２　 英文翻译

１９５４ 年，美国学者 Ｇｒａｓｂｅｒｇｅｒ 把《教程》 中

图书馆学的定义译为：Ｂｙ ｉｔ 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 “ ａｌｌ
ｐｒｅｃｅｐ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ｂｌｅ ｔｏ ｏｎ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图

书馆学就是“实际建立一座图书馆所必需的全

部命题，且这些命题都应建立在真正的原则的

基础之上，并且可以归结为一个最高原则”）。
他强调：“这一最高原则可以最为贴切地定义为

‘图书馆必须按照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快速获得

其所需图书的方法组织起来，以满足其文献需

求’。”①［５］

１９７１ 年，美国另一位学者 Ｊａｃｋｓｏｎ 做出不同

的翻 译： Ｓｃｈ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ｐ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ｕｉｌ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ｏｎ ｆｉｒｍ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ｓ” ［６］ 。
Ｊａｃｋｓｏｎ 的译文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 ｂｕｉｌｔ”的

结果是那些必要的命题还是图书馆？ 两种情形

似乎都讲得通，因此产生了歧义；二是那些真正

的原则不是像 Ｇｒａｓｂｅｒｇｅｒ 所说的那样可以归结

为一个最高原则，而是“被本质地提升为各自的

最高层次”。 但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最高原则

只有一个，因此 Ｊａｃｋｓｏｎ 的译法是错误的。
１９９９ 年，Ｇａｒｒｅｔｔ 译为：“ Ｓｃｈ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 ｔｈｅｎ ｄｅ⁃

ｆｉｎ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ｏｒｅｍｓ
（Ｌｅｈｒｓｉｉｚｅ）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ｐｕｒ⁃
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ｓｅｔ ｆｏｒｔｈ ｉｎ ｉｔ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图书馆学是为了实现图书馆的目的而被建构

出来的所有定理的总和，而这一目的在图书馆

的定义中已有确立。”） ［８］

２．２．３　 日文翻译

１９６７ 年，草野正名的《图书馆学原论》第 １７
页将图书馆学的定义译为：“図書館学とは，要
するに確固とした原則のうえに体系的にうち
建てられ，一っの最高の原則に到達するもので
あり，図書館を効果的に組織するために 必要

な教則を総括したものである。”可汉译为：“图

书馆学，概括地说就是在已经建立的坚实的原

则基础上，系统地奠定并最终导出一个最高原

则的学科；也是为了有效地发挥图书馆的职能

０４１

① 英文原文为：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ｗａｙ ａｓ ｔｏ ｒｅｎｄｅｒ ｓｐｅｅｄｉｌｙ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ｂｏｏｋｓ ａｒｅ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ｆｉｌｌ ｅｖｅ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ｎ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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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出的囊括一切教学所需原则的学科。” １９７０
年，石塚正成的《图书馆通论》第 ５７ 页将施雷廷

格的定义译为：“図書館学とは，図書館の目的

にあった施设に必要な定理を，確乎たる原則の
うえに体系的に打ち建てるとともに最高の原

則に導いていく総体のすべてでもある。” １９８４
年该书的汉译本有译文：“图书馆学是适应于图

书馆目的的措施，是在切合实际的原则上有系

统地制定出的必要的定理，同时是把这种原理

导向最高原则的全部学问。” ［２６］ 说图书馆学是

“必要的定理” 讲得通，说成是“措施” 就令人

费解。
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在涉及施雷廷格的定

义时经常采用简化形式。 如 ２００１ 年三浦太郎、
根本彰的《占領期日本におけるジャパン·ラ
イブラリースクールの創設》表述为：“図書館

の合目的な整備に必要な ぁら ゆ る命題の総

体。”可译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的符合目的的

整备所需的所有命题的总和”。 立教大学名誉

教授河井弘志的日译是：“ したがって図書館学

とは「目的にしたがって，図書館を整理するに
必要なすべての命題の総体」 であり。” ［２７］ 可译

为：图书馆学就是“根据自身要实现的目的所提

出的实现图书馆职能所需的一切命题的总和”。
纵览林林总总的日文翻译，大体有基于德文的

复杂型和人为简化型两种译法。 我国流行的译

文与日文的简化型十分贴近，可能源于日文的

转译。
２．２．４　 定义要点的分析与归纳

从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定义入手是理解其

图书馆学思想的捷径。 本文放弃单纯从单词和

语法的角度来探究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定义的做

法，而是先确定其定义构成中的关键概念，再依

据上下文从体系上推定这些关键概念的内涵及

其相互逻辑关系，进而弄清其要旨。
首先，可以肯定，把图书馆学归结为“一切

必要的命题的总和”是站得住脚的。 这是一种

学术界流行的非常形式化的定义方式，并不涉

及定义的具体内容。 艾伯特曾经用此方式定义

图书馆学，马克思曾以此方式定义人的现实本

质，列宁以此方式定义辩证法。
第二，关于“目的”问题。 计有“图书馆设施

的目的”“图书馆的目的” “图书馆整理的目的”
等不同形式。 单从字面上看，这些概念应各有

不同。 然而在《概览》中，图书馆的概念、图书馆

学的概念、图书馆设施的概念、图书馆学的最高

原则、图书馆应该满足的文献需求的种类、保障

满意程度的一般措施等六个核心概念都毫无例

外地贯穿着“图书馆的目的”这一主线。 在“图

书馆的概念”的定义中就有“图书馆的目的就是

迅速地满足所有的文献需求”。 “图书馆设施的

目的”同样是施雷廷格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核心

思想基本等同于“图书馆的目的”。 至于“图书

馆整理的目的”，其实就是“图书馆设施的目的”
的不同表述。 由此看来，上述不同的目的其实

都可以统一于图书馆的目的。
第三，关于“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理解问题。 该词在

德语中有多个义项：布置、建设、组织、改编、设
备、设施、惯例等。 日中学者多理解为“设备”
“整备” “ 整理”，美国学者则用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ｔ”等来翻译，表达“建构”之意。 从大的时

代背景看，施雷廷格创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

大社会现实问题就是解决“如何建设一座大型

图书馆”。 “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虽有“设备” “整备” “整

理”之义，但这些现代概念实际上不足以完全指

称“构建一座大型图书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专业活动和专业成果。 德文“ 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 很难

在现代汉语里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汇，本文姑且

译为图书馆的“设施”。
第四，关于“最高原则”问题。 施雷廷格的

两个定义中都出现了“Ｏｂｅｒｓｔｅｎ 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英文

译文相应地有“ Ｏｎ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中日文

亦有“最高原则” “最高の原则”。 由此，可以确

定存在“最高原则”一说。 由于德文定义中没有

提及最高原则的具体内容，这给翻译者把握“最

高原则”带来困难，而定义译文的简略形式则将

这个麻烦直接略去不谈。
２０１３ 年底，德国图书馆学家 Ｗａｌｔｈｅｒ Ｕ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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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Ｊｕｌｙ，２０１６

ｔａｅｔｔｅｒ 教授在给本文作者的回信中指出，“施雷

廷格 １８０８ 年图书馆学的定义是以当时德文的一

种复杂形式表述的”，“简而言之，图书馆学必须

产生出这样一些定理，即那些有利于系统地建

立一所图书馆所必须的全部原则。 图书馆的目

的就是迅速地满足所有的文献需求。”他特别强

调，“图书馆的目的显然要比图书馆学的定义更

为重要。”德国图书馆学家有天然的语言和历史

知识的优势，Ｕｍｓｔａｅｔｔｅｒ 教授的意见应该更贴近

施雷廷格的本意。
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定义的要点及其逻辑关

系可以概括为：图书馆自有其特定目的；这一目

的必须通过图书馆的专业设施来实现；而这些

专业设施的打造必须依靠图书馆学的一系列定

理来实现；这些定理必然可以归结于一个最高

原则或由它全面推导出来；图书馆学就是这些

定理的总和。 洞悉了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定义的

关键点及其逻辑关系，关于施雷廷格图书馆学

定义的各种译本的是非短长就不言自明了。

２．３　 创立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

施雷廷格在创立图书馆学之时就明确了图

书馆学的“最高原则”，这是图书馆学史上的一

次创举。 他在《概览》中将其明确为图书馆学的

第三个基本概念：“因为图书馆的每一个文献需

求都只能通过已经采购来的相关书籍全面满

足，所以每个图书馆的建立都要体现出尽可能

快捷地找到所需图书的目的，这无疑应该成为

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 ［２］１

最高原则的提出表明施雷廷格在构建图书

馆学理论框架时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 在人类

科学发展史上，机械论和目的论是两个长期对

立的方法论。 在现代哲学中则表现为“合规律

性”与“合目的性”的原则。 康德哲学的总论题

是“人是什么”，并认为只有用目的论才可能加

以正确把握。 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 “人是

自然的最终目的” “人是目的”等一系列蕴含高

度人文精神的哲学观点。 作为康德哲学的忠实

信徒，施雷廷格秉承康德哲学的根本精神，没有

从“物”的方面深挖图书馆学的存在根基，而是

从“人”的维度展开图书馆学人文精神的构建。
施雷廷格早年做修士时就在哲学和物理学

等方面下过工夫。 他谙熟自然科学的建构模

式：即从一个最高原理或原则出发，逻辑地推演

出关于某一学科的全部命题和理论。 因此，施
雷廷格在创建图书馆学时把设立图书馆学的最

高原则作为立论的基础，并以此将图书馆学的

六个基本概念贯穿起来。 最高原则是图书馆与

图书馆学一切台前幕后活动的终极目标与归

宿，也是推动图书馆事业与学科发展的永恒

动力。

２．４　 建构图书馆学的概念框架

概念框架就是概念的体系，是理论构成的

基础要素。 施雷廷格在《概览》中提出六个一组

的概念体系，成为其图书馆学理论建构的纲领。
（１）图书馆的概念：图书馆是一个由书籍组

成的庞大集合，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迅速地满足

所有的文献需求［２］１ 。
施雷廷格认为：“就像不能把一堆建筑材料

称作房子一样，不能把只是堆集、贮存图书的地

方称作图书馆；图书馆是达成目的的必须的形

式，即合乎目的地进行了组织的才能称为图书

馆。” ［１］１２谢拉指出：“一堆图书不是图书馆，一个

保存图书的地方也不是图书馆。 我们这里所谓

的图书馆，是一个组织或系统，它被设计出来用

以保存和方便文化记录的使用。” ［２８］ 这两位分

属不同时代的大师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近乎相同

的语言来阐发图书馆目的的重要性。
（２）图书馆学的概念：图书馆学是可以归结

于一个最高原则并由其衍生出来的有益于构建

图书馆所必要的一切定理的总和［２］１ 。
（３）图书馆设施的目的：图书馆的概念已经

表明，图书馆的设施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

的所有文献需求为目的，除此再无其他目的［２］１ 。
（４）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因为图书馆的每

一个文献需求都只能通过已经采购的相关书籍

来彻底满足，所以每个图书馆设施都要体现出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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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快捷地找到所需图书的目的，这无疑应

该成为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２］２ 。
（５）图书馆应该满足哪些文献需求？［２］２－３根

据研究所需文献的各种性质，图书馆应快速而

方便地解决如下问题：①对于某一特定著作的

需求，包括：ａ）其全部版本，或 ｂ）其特定版本，或
ｃ）其全部译本；②对于多种著作的同时需求，或
范围相对明确的需求：ａ）某一特定学科或艺术

的，或 ｂ）某一特定论题的，ｃ）某一特定作者的，
或 ｄ）某一类特殊作者的，ｅ）某一特定时间段内

的，ｆ）某一特定国家、省或特定地域的，或 ｇ）某

一出版商、印刷商的，或 ｈ）某一种语言的，ｉ）具

有某种特别属性或特征的。
这是施雷廷格对人的文献需求所做的开创

性总结，为编制图书馆目录提供了目标，开后世

学者探讨图书馆目录功能之先河，比美国人克

特 １８７６ 年的《印刷本字典式目录规则》 （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ａ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早了近五十

年。 此后的历代编目条例和编目原则，包括

ＦＲＢＲ 以及法兰克福国际编目原则等，都受到施

雷廷格目录思想的影响。
（６）保障满意程度的一般措施［２］３ ：为了随

时随地快速获得某一方面的文献，就必须妥善

建设这方面的文献资源，并给予足够的收藏空

间，馆藏文献的准确有序有助于提高查找效率。
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概念框架以方便快捷

地满足人们的文献需求为宗旨，有机地形成了

一个整体：有统一的目的，有理论的最高原则，
有达成目的的设施，有保障满意的措施，理论思

维缜密。

２．５　 创制图书馆主题目录

在施雷廷格看来，图书馆目的的实现要靠

图书馆的专业设施。 而图书馆各种实用目录特

别是字顺主题目录则是关键。 《教程》在许多地

方，特别是在第四分册集中探讨了各种图书馆

目录的编制方法与原则。 《概览》第三部分系统

地归纳出诸如“分类目录” “专门目录”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Ｋａｔａｌｏｇ）“实用目录” （ Ｒｅａｌ Ｋａｔａｌｏｇ）等目录的编

制理论与技术细节，其篇幅超过《概览》１８７ 页正

文的一半。 诚如杨威理先生所说，施雷廷格“认

为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目录的编制。 这本书在

图书馆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叙述了图书馆的目

录编制原理，因而具有重大意义” ［２２］ 。
从 １８１９ 年直至 １８５１ 年逝世前，施雷廷格一

直致力于编制慕尼黑王室图书馆的字顺主题目

录， 史 称 “ 施 雷 廷 格 目 录 ” （ Ｓｃｈｒｅｔｔｉｎｇｅｒ －
Ｋａｔａｌｏｇ）。 其 后 由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Ｆöｒｉｎｇｅｒ （ １８０１—
１８８０）接续编制至 １８５６ 年。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

馆网站将此目录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字顺主

题目录” ［２９］ 。 “施雷廷格目录”现藏于巴伐利亚

州立图书馆，由约 １７ ０００ 张纸手写而成；该目录

揭示了 １５０１ 年至 １８５６ 年间出版的约 ８４ ０００ 件

著作，提供了当时约 １ ／ ４ 馆藏文献的主题检索途

径。 目前该馆网站可提供此目录的数字版

服务。
施雷廷格开始于 １８１９ 年的图书馆字顺主题

目录工作，早于美国同行普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Ｐｏｏｌｅ，１８２１—１８９４）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编制并

最终于 １８４８ 年出版的《普尔氏期刊文献索引》
及其担任波士顿商业协会图书馆馆长后编制出

版的馆藏字典式目录， 也早于克特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ｍｍｉ Ｃｕｔｔｅｒ，１８３７—１９０３） １８７６ 年《印刷本字典

式目录规则》的编目理论与实践。 因此，“施雷

廷格目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施雷廷格创制字顺主题目录的动因，

前苏联分类法史专家沙姆林分析，施雷廷格“在

头两个分册里还坚持分类目录是实用目录的最

好形式这一当时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３０］１２６ ，但
是到了 １８２９ 年第四分册出版时，长期的图书馆

目录工作经验让他有了新的认识：“使用一般类

型的分类目录简直是折磨图书馆员，归根结底，
与图书馆任何最终目的都是背道而驰的。” ［３０］１２６

“人们之所以过分指望分类目录，主要是由于对

这种目录存在着各种不正确的认识。” ［３０］１２７沙姆

林指出施雷廷格实用目录的目的是，使读者“对

同类文献作出扼要的、完整的概览”，即“每一个

学者都希望在同一类列中获得研究所必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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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文献，包括辅助资料。” ［３０］１２６ 但分类目录各层

级类目的划分，使之在实现上述目的时存在无

法逾越的障碍，即把关于某一主题的全部资料

分散到分类目录的不同类目之中，而主题目录

的字顺方法无疑具有更加快速、精确的优势。
主题方法可以集中同一主题的全部文献，从而

最大程度地满足研究者的文献需求。 施雷廷格

对于图书馆目的及分类法局限的深刻认识，促
使其产生创制图书馆字顺主题目录的理论思考

与实践行动。

２．６　 重新定义图书馆秩序

１９９９ 年，Ｇａｒｒｅｔｔ 教授将施雷廷格的历史贡

献概括为“重新定义了德国图书馆的秩序” ［８］ 。
原有秩序指馆藏的分类排架次序必须要反映

“自然的秩序”，而施雷廷格认为馆藏的分类排

架次序不必拘泥于“自然的秩序”，馆藏文献可

先按大类排架，大类之下则不必细究秩序问题，
以加速文献的分类与排架；同时，通过建立主题

目录等实用目录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两种图书馆秩序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道路与

目的。
（１）分类方法与自然秩序

古今中外，用分类的方法排列和典藏图书

是图书馆排架法的主流。 不同的分类方法及其

结果都蕴含着特定的宇宙观与价值观，分类排

架必须反映自然秩序，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有

其合理性。 然而付诸实践，这个主张会遇到下

列困难：一是各馆的分类法并不一致，何者符合

自然秩序难有定论；二是分类法中一些类目之

间的关系是否符合自然秩序难以确定；三是具

体图书的分类会遇到难于确定类属的问题。 这

些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图书馆的分类与上架耗时

耗力，造成图书积压、影响利用。
１８７６ 年杜威创制“十进分类法”，之后在美

英广泛应用。 在此之前，各国图书馆都是以固

定排架法管理文献，其后陆续进入相关排架法

的新时代。 英国学者克拉克的《照管图书》用大

量实例证明，１９ 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图

书馆的主流排架方法就是分类。 它们或以房间

为单位，或以书架为单位，或以书桌为单位，分
门别类地典藏图书。 施雷廷格图书馆学出现之

前，馆藏文献的分类排架是图书馆的中心工作；
分类目录不过是一种副产品，即对分类排架结

果的重复反映；馆藏文献及其分类排架具有实

体价值，远比编制各种目录重要。
（２）主题方法与以人为本

康德哲学认为，世界分为“现象” 和“物自

体”两类，后者决定前者。 人类只能感知现象而

不可能真正认识物自体。 作为康德哲学信徒的

施雷廷格当然明了真正认识自然秩序的难度所

在。 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思考，他提出了与众不

同的思想：一方面应该规避由分类排架方法必

须反映自然秩序而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另一方

面通过创制主题目录等实用目录来为读者提供

方便快捷利用图书馆馆藏宝库的钥匙。 这一思

想引发了两种变革：一是把图书馆的目的从注

重“自然的秩序”引向为人服务，二是把图书馆

专业活动的重心从文献实物转移到图书馆目录

这种控制实体文献的抽象工具上来，这两种转

变都是革命性的。
分类方法与主题方法都是从内容方面揭示

与组织文献的不同特征。 施雷廷格很早就注意

到，如果把一个基本大类下的各级类目按照字

顺统一排列，就会形成主题目录的框架雏形，原
本属于各个类目的分类款目即刻就变成了主题

款目。 如果把所有的基本大类都做此处理，并
在各个相关主题之间以及具体款目之间辅以各

种参见，最终将形成一个综合性主题目录。 施

雷廷格编制了人类学、人类史、技术、巴伐利亚、
体育、综合哲学等几个领域的主题目录。 至于

化分类为主题的内在逻辑，这在当代的分类主

题一体化的理论中已经有了充分阐释。
图书的款目是对具体文献的抽象，目录则

是这些款目的秩序化的集合。 一种馆藏的文献

实体在分类排架中只有一个次序，但在图书馆

目录体系中的款目却可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
因而也就拥有更多的次序和更多的检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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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象的书目信息空间中，各种排序方法可以

各展所长，可比分类排架法提供更多符合人们

文献需求习惯的检索途径。 字顺主题目录就是

施雷廷格实现其图书馆目的的重要创造。 如果

把那时图书馆人的分类排架活动看成是算术级

的操作，那么基于抽象的书目信息空间的专业

操作就是代数级的，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便是

将图书馆专业从算术级明确提升到代数级。 从

施雷廷格的编目原则，到杜威的传统图书馆学，
其核心技术就在于分类与编目，主要解决的就

是馆藏文献的排架次序和图书馆目录的组织问

题。 各种目录成为联接馆藏与读者之间的便捷

通道，是传统图书馆学最具标志性的创造。 杜

威、杜定友、刘国钧等中外传统图书馆学大家无

不致力于此。

２．７　 首倡图书馆专业教育

１９２５ 年，杜定友通过引述美国同行的观点，
将施雷廷格认定为最早提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问题的人［１５］ 。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馆长

Ｆｒａｎｋ Ｆ． Ｗａｌｔｅｒ 很早就提出“施雷廷格可能是第

一个提出建立图书馆员培训学校的人” ［１６］ 。 我

国学者戴志骞对此表示认同。 １９２５ 年，戴志骞

指出，施雷廷格在《教程》第二卷就重点阐述了

专门图书馆员培训学校的价值［１６］ ，并具体引述

道：“一个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即使他接受的

是很高的教育，甚至他就是一个学者，如果不具

备一种专门的学习、准备和实践，则全都不足以

成为一名馆员……因此就需要一种专门的与中

央图书馆具有关联的馆员培训学校；其他的图

书馆可以从这里获得合格的毕业生。 由此可以

使得管理的各种方法能够以统一的路径得到贯

彻执行。” ［１］１８７－１８８ 。
１９１６ 年，Ｓｅｌｍａ Ｎａｃｈｍａｎ 将艾伯特 １８２０ 年

德文版的《论馆员的培训》译成英文，书名为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在美国出版。 美国图

书馆界开始倾向于认为艾伯特于 １８２０ 年率先提

出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问题，此观点至今仍流

行于中外专业文献中。 如 Ｊａｃｋｓｏｎ 认为，施雷廷

格没有在 １８０８ 年的分册中论述其关于图书馆专

业教育的思想，直至 １８２９ 年最后一册出版才有

阐述，而艾伯特在 １８２０ 年已经就同一主题做了

实质性的阐述［６］ 。
１９７５ 年，美国 Ｄａｎｔｏｎ 教授在德文刊物 Ｆｅ⁃

ｎａｉｓｃｈｅ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Ｚｅｉｔｕｎｇ 的第 ９１ 和 ９２
号补编中找到了新证据，证明施雷廷格早在

１８１４ 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已经正式提出了图书

馆专业教育的主张：“人们最终认识到，有必要

将教授法提升到教育科学的层次，提升到建立

高级学校以便培育理论的和实践的教师。 到什

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确有必要将管理图

书馆的艺术提升至一门科学，并创建图书馆员

专门学校以造就富有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图

书馆员？” ［３１］ 施雷廷格还在书评结尾处重申：
“总之，为了实现复杂的系统化组织的设想，我
们需要为真正的图书馆学建立基础，在大的公

共图书馆建立图书馆员专门学校就意味着拥有

稳固的基础；从图书馆员专门学校毕业的学生

将能把图书馆建设得妥当、舒适、实用。” ［３１］ ２００７
年，英国的 Ｇｒｏｇａｎ 教授撰文赞同施雷廷格于

１８１４ 年首次提出在图书馆中建立图书馆学校的

观点［３２］ 。

３　 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思想的源流及传播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位有所成就的

学者都是学科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一环。 对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思想亦应从世界图

书馆学史的角度去审视。

３．１　 对前人的继承

Ｇａｒｒｅｔｔ 认为，施雷廷格很熟悉当时有关图

书馆管理业务的文献，特别是 １７９０ 年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Ｋａｙｓｅｒ （ １７５６—１８１１） 所著的《论组建

图书馆与编制书目》。 Ｇａｒｒｅｔｔ 进一步指出，该书

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就是施雷廷格后来著作的先

导版，“Ｋａｙｓｅｒ 的大多数思想甚至是文字都被施

雷廷格纳入了《教程》之中”。 例如，Ｋａｙｓｅｒ 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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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快速找到图书是图书馆第一位的和最重要

的目标”，在施雷廷格的书中被修订为“图书馆

的唯一目的就是快速找到图书” ［８］ 。 Ｖａｋｋａｒｉ 明
确指出：“施雷廷格和艾伯特是 Ｋａｙｓｅｒ 的直接继

承者，他俩分享了 Ｋａｙｓｅｒ 关于发展图书馆专业

基本规则中的主要原则。” ［１１］ 并具体指出，他们

都认同 Ｋａｙｓｅｒ 提出的图书馆是一个需要专门研

究的领域；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博学是成为

图书馆员的先决条件；他们探讨了学习技巧如

何成为图书馆专业的一个基础，因为学问作为

一种系统的梳理显然关乎图书馆专业的各个方

面；他们都关注图书馆系统的建立、编目与分类

工作、排架次序以及图书馆目录的编制［１１］ 。 由

此可见，施雷廷格图书馆学是建立在充分吸收

与借鉴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施
雷廷格对于图书馆学的创造性贡献不可否认，
它凝聚了施雷廷格大半个世纪的关于图书馆构

建与管理的丰富经验与思考。 Ｇｒａｓｂｅｒｇｅｒ 认为

施雷廷格的图书馆学具有“理论来源于实践”的

鲜明特征［５］ 。

３．２　 在德国的传播

按照 Ｇａｒｒｅｔｔ 的说法，“在施雷廷格的有生之

年，其不朽成就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 在传统

的德国社会，施雷廷格被广泛地轻视，其概论性

质的《教程》甚至在出版 １００ 年后才被著名的哥

廷根大学图书馆收藏。 直到 ２０ 世纪初，图宾根

大学图书馆馆长 Ｇｅｒｏｇ Ｌｅｙｈ 在《图书馆文摘》
（Ｚ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ａｔｔ ｆｕｅｒ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ｓｗｅｓｅｎ）上发表三篇文

章，这些文章恢复了施雷廷格理论著作的名

誉。” ［９］ １８７４ 年，德国弗莱堡大学图书馆馆长

Ｒｕｌｌｍａｎｎ 在一篇 ２８ 页的文章中，提到了施雷廷

格于 １８３４ 年《概览》中提出的建立图书馆专门

学校的倡议［３３］ 。 １９１４ 年，在德国图书馆协会第

十五次年会上，来自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

Ｈｉｌｓｅｎｂｅｃｋ 提交了题为《马丁·施雷廷格和慕尼

黑王室图书馆及慕尼黑州立图书馆的排架》的

文章，《美国图书馆协会通讯》对这次会议做了

报道［３４］ 。

３．３　 在美国的传播

美国学者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承认，图书馆学的根源

在于十九世纪早期的德国；“既然德国巨大地影

响了美国的大学、几乎所有的学科以及大学的

研究，那么德国人对美国的图书馆学到底有什

么影响呢？” ［４］

首先，在美国图书馆事业迅速崛起乃至发

展成为西方图书馆事业中心的杜威时代，施雷

廷格的图书馆学著作在美国是有收藏的，只是

数量极少。 Ｇａｒｒｅｔｔ 曾经谈到，美国的 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藏有一套施雷廷格的四个分册都齐全的

《教程》，这在美国图书馆为数甚少［３５］ 。 他进而

评论到“该书是如此稀有，以至于著名的哥廷根

大学图书馆不得不在 １９００ 年代的早期才在古旧

图书市场上找到它” ［３５］ 。
其次，当时的美国图书馆界应该普遍知道

施雷廷格、艾伯特等德国学者及其著作。 １８５８
年，美国人 Ｒｅｕｂｅｎ Ａ． Ｇｕｉｌｄ 在《图书馆员手册》
中已经将施雷廷格的《教程》和《概览》列在“图

书分类、图书馆管理与图书馆经营”类参考文献

中。 １８７６ 年，《美国公共图书馆：历史、现状与管

理》一书面世［３６］ ，该书在美国图书馆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 其前言“图书馆学研究”部分直接

引用 Ｒｕｌｌｍａｎｎ 写于 １８７４ 年的文章：“在 １８３４ 年

维也纳的《图书馆学概览》中，施雷廷格是提出

有必要建立专门学校以培养图书馆员倡议的第

一人。 他只是简短地论及这一主题，并希望国

家的主要图书馆能够提供这样的教育。 他的

《概览》可以构成关于图书馆学讲座的基础，而
该国家未来的图书馆馆员可以从这样的教育中

受益。” ［３６］ＸＸＶ该报告书末录有施雷廷格的《概

览》 ［３６］７４２ 。 上述记载可以佐证 Ｌｙｎｃｈ 所说的“像

这样的 １８００ 年代早期欧洲关于建立系统图书馆

学教育的建议， 美国的图书馆员们是知晓

的” ［３６］９３４ 。
１８８８ 年，杜威编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

著者与分类目录规则》，将施雷廷格的《教程》列

入“图书馆目录规则之书目” 第 ４１ 页，并附提

要。 同时，还列出了 Ｋａｙｓｅｒ、艾伯特等人的著作。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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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作为美国经验图书馆学领军人物的杜

威是知道施雷廷格其人其书的。 Ｂｕｃｋｌａｎｄ 教授

承认：“施雷廷格所开辟的现代主义道路被杜威

等人随后加以充实，而其在设计和管理信息系

统方 面 占 据 优 势 地 位 的 范 式 一 直 保 持

至今。” ［１０］

４　 结束语

施雷廷格对现代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做

出了一系列开创性贡献。 他第一次用“图书馆

学”把这一领域明确独立出来。 他遵循科学构

建的经典范式，提出了图书馆学的最高原则，并
试图通过这一最高原则及其概念框架推演出图

书馆学的全部命题。 他质疑当时馆藏排架必须

反映自然秩序的主流思想，提出图书馆的目的

应该是最大程度地、方便快捷地满足人们的文

献需求，并具体落实到图书馆设施的目的和图

书馆设施的创新上，推动图书馆实现目的和重

心的转移，进而将图书馆学建构在更为抽象而

广阔的书目信息空间。 创制主题目录就是为适

应读者快速便捷地获取文献需求而做的关键技

术创新。 他最早提出了设立专门的图书馆学校

以培养专业人才。 他的图书馆学说理论来源于

实践，体现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 将施雷廷

格称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开创者是实至名归的。

致谢：衷心感谢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

咨询部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Ｈｏｒｎ 博士提供文献服务，感谢

德国同行 Ｗａｌｔｈｅｒ Ｕｍｓｔａｅｔｔｅｒ 教授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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